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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又一个腊月来临，年味
一日浓似一日，人们也越来越忙。忙着
置办年货，忙着量体裁衣，忙着清理卫
生，忙着准备吃食，忙着去取快递，忙着
购买年画，忙着迎春纳福。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腊月，想起那灰
尘扬土最麻烦的大扫除，北方称“扫
房”，南方称“掸尘”。这种习俗，全国各
地均有。腊月“二十四日扫舍，以饧饼
祭灶，谓之‘糊灶口’”。民谚云“腊月二
十三，灶王老爷上了天；腊月二十四，灶
王老爷不管事”。打扫之后，就开始下
锅子、蒸年馍，准备应时食物。

古时一到腊月二十四，无论贫富，
不管忙闲，家家都要去彻底整理家里环
境，清理卫生死角。这清扫比不得平
时，要把被褥、炕席、杂物等都移挪到室
外，把一年少清扫或未清扫的土炕、日
常不清理的犄角旮旯、墙面、顶棚等都
要彻彻底底、认认真真打扫一番。

记得我小时候，家家户户生活用品
都大同小异，比较简单。除了锅碗瓢盆、
铺盖衣物，就是水缸面瓮、木柜柴炭，打

扫起来还算容易。不过，这也需要几乎
一整天时间。虽然不再讲究必须在腊月
二十四，但也要瞅天气晴朗的日子。往
往从一大早开始，把被褥一一拿到院里
挂在铁丝上晒，把那些瓶瓶罐罐都搬到
院里，然后全家总动员老少齐上阵，手拿
鸡毛掸子、扫帚、簸箕，去仔仔细细清理
那挂在楼板上的蜘蛛网、建在墙角处的
昆虫窝、藏匿在柜底的老尘土，有的还需
要去填那些位于暗处的老鼠窟窿，重新
和泥修补炉灶内壁。要把窗棂上已贴了
整整一年发黑破旧的纸张剥下，用黏性
极强的豆面熬成糨糊，量窗裁纸，糊上从
供销社花几分钱一张买回来的白森森厚
腾腾的麻纸。有的甚至要挖开炕洞，去
掏那些经年累月堵塞烟道的煤灰，保证
煤烟输出顺畅，炕暖屋热。不用说，日日
使用的水瓮更要彻底清洗一番，然后到
井上吭哧吭哧担水装满。同时，除已无
使用价值必须扔掉的东西外，所有旧物
都要用抹布擦拭的一干二净，使家里光
亮一新，方才物归原处。

最劳累的是那些女主人们，在紧张

大扫除后还要把被罩、床单、衣物一一
放到大盆里浸泡、洗涮。一时间，搓板
声声响，汗珠粒粒滴，双手泡成白，腰背
弓成虾。活完了，天黑了，洗后的东西
挂到院子里，不一会便冻成硬邦邦的铁
皮一般，而且一折就破，只能是静静地
等着冻干晒干风干。

屋子干净了，家里亮堂了，张贴年
画便是大扫除后的画龙点睛。一张张
色彩夺目、富有喜气、象征多子多福、
吉祥如意、年年有余、驱凶辟邪的年
画，以及生活写照、文化传承等画作贴
在雪白的墙上，顿时喜气盈门，瑞气氤
氲。至此，正式拉开了春节的序幕，过
年进入倒计时。

大扫除，院落也在其中。人们最后
会把院子里杂物清理得整整齐齐，把院
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只待除夕之日，贴
对联、挂灯笼、备鞭炮，再次把院子、街
巷、畜圈、厕所等地方打扫一次，静候新
年到来。

如今，高楼多了，居室宽了，窗户大
了，东西海了，日子好了，工作忙了，许

多家庭一入腊月即开始大扫除，且已不
再自己动手，而是聘请家政前来帮忙。
家政人员使用专业工具，身手敏捷，爬
上爬下，擦得干干净净。主家付出几百
元的服务费固然心疼，但想想打扫的艰
辛，倒也乐地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干净
利落。因此，每到腊月，这些家政服务
就成为香饽饽，整天预约电话不断，业
务极其繁忙，经常顾此失彼应接不暇，
收入自然也颇丰。

家，还是原来的家；物，还是原有的
物。只不过打扫过后，窗明几净，屋亮
宅新，让人赏心悦目。夜晚躺床上，看
着眼前整洁的一切，一种惬意油然而
生。待到在外谋生的亲人陆续归来在
这一干二净的家宅团聚，幸福之情更是
溢于言表。老百姓忙乎一年，不就图个
年末岁初阖家团圆举杯共庆吗！

腊月大扫除，可以说是一年一度无
须动员号召、全民自觉自愿、城乡轰轰
烈烈掀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扫的是尘，
除的是脏，换来的是优美整洁的生活环
境和健康快乐的家人身心。

腊月扫房记

□ 李晓波

新年要贴对联，无论穷与富，
老与少，家里是否购置了年货与新
衣，除夕这天先是打扫院子，泼水
净街，之后就要贴好对联。贴上对
联，就标志着准备好过年了，春节
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了。

小时候，对联都是手写的，在
村里当民办老师的姑父写得一手
好毛笔字，全村四分之三的春联都
是他写的。从大姑嫁到姑父家开
始，每逢腊月里写对联时，我就是
姑父的好帮手。那时候，邻里们在
小卖铺或供销社买上几张红纸卷
起来，用根线绳系住，就放到姑父
家来了。姑父再在上面夹个纸条：
某某某，大的几副，小的几副。姑
父写对联用的是隶书，规规整整
的。而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姑父裁
纸、叠纸，一张纸是两副小对联，两
张纸是一副大对联，横批还需要另
行裁纸，并和大小对联匹配。在姑
父书写的时候，我在桌子对面负责
往上拉纸，以方便姑父往下书写，
书写完一联，我就双手撑住，小心
翼翼地放到地上晾着，每家写好
后，我还要将地上晾干的对联上下
联、大小联分好，加上横批，卷起
来，再把原来的写有家户名字的纸
条放在上面，用线绳系好，等着大
家来取。书写新春对联，不是抄报
纸上的，就是姑父从对联书上誊抄

下来的，还有就是自己编写的。总
之为了服务好大家，要早早地做好
前期准备工作，毛笔、墨汁、纸张、
桌子，一切就绪，就直接在桌子上
铺纸开写，拿一个碗就相当于砚台
了。我家对联也是姑父写的，不过
往往是最后，姑父家的对联就更在
后面了，无私服务村民，最后才能
准备自己的，甚至除夕下午还有
些邻里拿着红纸来到姑父家，他
不管你们忙不忙，你还不能有怨
言，谁让你会写了，还写得好。如
此辛苦一腊月，倒也乐在其中，姑
父在村里也赚足了好名声。

贴对联用的是自己家打的糨
糊——白面糊糊，每年都是爷爷父
亲叔叔以及我和弟弟一起贴，用扫
帚把院门房门两边扫干净，将对联
反面朝上，用油漆刷子或者干脆用
洗锅的刷子，蘸上糨糊刷在上面，
然后爷爷在远处瞅着高低指挥着，
我们则踩着椅子把对联贴到门两
边，再把横批贴到门首上。

时光流转，不经意间市场上出
现了印刷的对联，不同品种、不同大
小，不同材质，红色的纸张上面，或
黑色，或金色，或配以五彩花纹或配
以彩凤祥龙，真是星罗棋布，眼花缭
乱，不知比过去漂亮了多少，喜庆了
多少，邻里们也纷纷赶起了时髦，不
再用手写的对联。最庆幸的是，终

于彻底解放了姑父的双手，也解放
了我这个小小的帮手。

以前春节串门，走到谁家门口
都要看看对联，字写得如何，对仗
怎样，什么意境，哪家颇有深意，哪
家实事求是，总之各有千秋。到如
今，家家户户的对联近乎一致，尽
管透着喜气洋洋，却似千篇一律，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两年前老家
整修了院落，过年前夕，我心血来
潮，编了几副对联请朋友毛笔书
写，似乎意味犹存：

五谷轮回由西挪东，四季流转
从冬到春（春意盎然）；

种地喂猪养儿读书，孝老敬亲
修房盖屋（四季安然）；

父严母慈子贤孙孝，邻睦友和
兄亲弟恭（万家同乐）；

桃李不言春雨萌，惊雷回响红
日升（万事顺意）；

父母劬劳激励后人传承良好
家风，儿女上进感恩先辈接续优秀
传统（耕读传家）；

忆苦思甜，想起20世纪60年代
困难时期家里曾经贴过的一副对联：

菜比糠好吃，糠比菜耐实（吃
糠咽菜）。

细细想来，对联是文化，也是
历史，既是家庭的家风传承，也是
民族的精神烙印，是寄托，也是祝
福，是希望，也是未来！ （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

迎春二题
儿时的我们，对于新年有一种急切的

期盼，一种莫名的憧憬，尤其是大年初一
凌晨院子当中那一堆旺旺的年火，让我们
感到年的温馨、年的温暖。

儿时，只有到大年初一早晨才能穿上
母亲缝制的新衣服，纳制的新棉鞋，除夕
晚上兴奋地睡不着，好不容易过了零点，
听着外面的鞭炮声，心里犹如小鹿乱撞，
只是太早，父母亲都还睡着，我们也不敢
早起，好不容易挨到天刚朦胧，我和弟弟
便一骨碌爬起来，穿着新衣服往门外跑，
街上偶有走动的也是年纪相仿的孩童们，
一手拿着炮，一手点着香，在黑暗中闪着
点点星光，不时地传来一两声清脆的鞭炮
声。于是返回家中，此时父母亲已经起
床，天空也开始稍微透出亮光，父亲则带
着我和弟弟来到院子中间，年三十下午在
院里就放置了一大捆打了结的谷草，父亲
蹲下身子将其解开，而后“嚓”的一下划着
一根平遥火柴，父亲手中亮光瞬间骤起，
父亲双手小心翼翼地将这火光护起，点着
了谷草头梢，刹那间，谷草熊熊燃烧起来，
火焰蹿起，竟有一人多高，照亮了整个院
子，一切呈现出喜庆的红色来。

父亲、我和弟弟将双手伸出，伸向这
红色的年火，时而有火絮随着青烟升腾而
起，飞向高空！这旺旺的年火，是我们全
家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向往呀——红火
的日子，红火的生活，红火的家业！

时光流转，一切慢慢成为回忆，烧年
火的习俗已经变得遥远。如今过年，在院
子中间砌一笼简单的炭火，或者在里面放
几块木材，几块煤球，虽也暖和，却没有了
幼时那谷草年火烧出来的气势与味道。

贴对联——总把新桃换旧符

烧年火
——红红火火过大年

□ 邓焕彦


